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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电站事故对蘑菇的放射性污染(137Cs)特征
及去除污染的研究进展 

高  琦 1,2, 张立炎 1, 管映雪 1, 唐子程 1, 王晓文 1, 张俊伟 1, 薛友林 1* 
(1. 辽宁大学轻型产业学院, 沈阳  110036; 2.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沈阳  110161) 

摘  要: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大量人工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蘑菇可以将周围环境的放射性物质富

集在子实体内, 使其在生态系统中循环, 而消费者可能误买误食受污染蘑菇, 造成放射性物质在人体内蓄积。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发现: 蘑菇中放射性铯来源有多种, 主要源自其生长的底物; 蘑菇中放射性铯含量高低, 

与距事故发生地的距离和蘑菇自身的营养机制有着很大关系; 去除放射性物质, 可以通过减少环境中的放射

性铯或者简单水煮、油炸来减少食用蘑菇的放射性。本文就蘑菇中放射性铯的来源, 积累方式, 产生差异的原

因及去除方法进行概述, 以期为我国构建蘑菇类放射性污染特征及去除污染方法数据库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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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moval of radioactive pollution 
(137Cs) from mushroom caused by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in Japan 

GAO Qi1,2, ZHANG Li-Yan1, GUAN Ying-Xue1, TANG Zi-Cheng1, WANG Xiao-Wen1,  
ZHANG Jun-Wei1, XUE You-Lin1* 

(1. 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Liaoni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henyang 110161, China) 

ABSTRACT: The accident at the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in Japan resulted in the release of large amounts of 

artificial radioactive material into the environment. Mushrooms can accumulate the radioactive materials from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fruiting body, making it circulate in the ecosystem, while consumers may consume 

the contaminated mushrooms by mistake, resulting in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in the human 

body. After review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sources of radioactive cesium in 

mushrooms, mainly from the substrate on which they grew, the content of radioactive cesium was related to the 

distance from the accident site and the nutrient mechanism of the mushroom itself, and the removal of the radioactive 

material could be achieved by reducing the radioactive cesium from the environment or simply by boiling or frying 

the mushrooms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radioactive cesium.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sources of radioactive 

cesium in mushrooms, the accumulation method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removal method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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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suppor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of mushroom radioactive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contamination metho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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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东海岸发生了 9.0 级地震[1], 
并伴随海啸发生, 造成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

性物质泄漏 , 事故发生后 , 大量放射性核素沉降在日本

东部, 对当地(尤其是福岛县)的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造成

了诸多影响。此次事故中, 131I、137Cs 和 134Cs 为释放所有

放射性物质的主要放射性核素。但由于 131I, 134Cs 的半衰

期较短, (131I 的半衰期为 8 d; 134Cs 的半衰期为 2.1 年, 短
时间内, 就可以降至原来总量的千分之一[1], 达到安全阈

值内, 所以一般不需要对这 2 种放射性物质进行特殊处

理), 而 137Cs 不仅占据放射性物质总量比重大, 同时半衰

期较长, 约为 30.1 年。 
事故发生后, 大量的放射性核素释放到环境中、沉积

在地面、树叶上, 并且通过一定的方式逐渐转移到生态系

统中, 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即使事故发生了 5 年, 
某些蘑菇中放射性铯含量仍较高。根据 2016 年日本厚田劳

动省发布的蘑菇放射性铯(134Cs 和 137Cs)的检测结果显示, 
放射性铯含量最高的为以下 5 种蘑菇: 第 1 位, 紫蘑菇

(Agaricus rubellus), 平均 551.5 Bq/kg; 第 2位, 粘液丝膜菌

(Cortinarius vibratilis), 平均 361.3 Bq/kg; 第 3 位, 牛肝菌

(Boletus edulis), 平均 220.1 Bq/kg; 第 4位, 红椎菌(Russula 
vinosa Lindblad), 平均 205.5 Bq/kg; 第 5 位, 竹菇(Puccinia 
bambusicola), 平均 145.0 Bq/kg[2]。日本对一般食品的监管

限制上限值为 100 Bq/kg [3]。 
目前, 我国有 47 台核电站组, 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

地区, 累计发电量为 3481.31 亿千瓦时, 约占全国累计发

电量的 4.88%[4]。但核能在使用中也潜藏着高危害性的安

全风险。核泄漏所产生的高低阶放射性物料对生态造成

的危害, 是当今世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蘑菇营养丰富、

含蛋白质高, 对治疗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有一定帮助[5]。

当前, 我国可以利用人工栽培成活的食用菌达到 105 种, 
大量科学技术将食药用菌的培育和研发推上了现代化发

展的道路[6]。而福建、浙江等我国的蘑菇主要产区, 距离

核电站较近。因此, 研究日本核辐射对蘑菇的影响, 对中

国应对核事故后的农业生产和生态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文就蘑菇中放射性铯的来源, 积累方式, 产生差异

的原因及去除方法进行概述, 以期为我国构建蘑菇类放射

性污染特征及去除污染方法数据库提供支撑。 

1  放射性铯的来源 

1.1  大气中放射性物质的直接沉积 

部分从大气中降落的放射性铯会直接沉积在蘑菇的

子实体上 [7], 造成蘑菇的子实体放射性铯检测值较高。

2011 年 4 月 26 日, 在筑波大学校园(距事故发生地 170 km)
内采集了 8 种野生蘑菇作为样品, 检测其 134Cs 和 137Cs
的含量, 检测值在 36~5719 Bq/kg 之间, 在 8 种蘑菇样品

中 , 2 种木腐菌样品检测数值较高 : 三色拟迷空菌

(Daedaleopsis tricolor)和裂褶菌(Schizophyllum commune)
的 134Cs 和 137Cs 的量分别为 868、812 Bq/kg 与 5719、  
5506 Bq/kg。由于事故发生时间较短, 此处的土壤中 134Cs
和 137Cs 的沉积量并未达到如此高的数值, 同时蘑菇不能

短时间内从生长底物(土壤及枯木)中获得高浓度的放射

性铯, 因此推断蘑菇中高浓度放射性铯是通过大气直接

沉降在子实体上积累导致的[1]。 

1.2  蘑菇生长底物(土壤及其周围的落叶, 段木、由

木屑制成的菌棒等)中放射性铯的转移 

蘑菇有助于 137Cs 在土壤表层的长期保留, 作为森林

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 它们在物质循环中起重要作用。研

究发现, 蘑菇中的 137Cs 浓度与其菌丝生长的底物中 137Cs
浓度有很大关系[8]。 
1.2.1  来自于土壤和周围的落叶等 

野生蘑菇通常生长在土壤中, 放射性铯或直接沉降

在土壤中[9], 或通过雨水冲刷等方式将沉积在落叶上的放

射性铯逐渐转移到土壤中, 并逐渐被蘑菇吸收[1011], 这些

放射性铯的总量远高于人工培植蘑菇的段木、木屑等底物

中放射性铯的的含量。蘑菇吸收底物中的放射性铯积累在

子实体中[1213], 所以野生蘑菇所含的 137Cs 数值通常高于

人工养殖的蘑菇[12,14]。 
1.2.2  来自养殖蘑菇的菌棒 

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 选取被污染的香菇及香菇生

长的菌棒作为样品, 制成切片, 观察他们的放射自显影图

像的成像影板, 发现在蘑菇生长的菌棒的截面上出现多个

黑色斑点(斑点即代表 137Cs, 斑点越多, 证明 137Cs 含量越

多), 且斑点主要存在于菌柄切片的边缘, 菌柄的内部没有

斑点, 可证明蘑菇中的放射性铯来源于菌体生长的底物即

菌棒[15] 。蘑菇中放射性铯的来源参见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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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蘑菇中放射性铯的来源、积累方式、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去除方法 
Table 1  Source, accumulation methods,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removal methods of the radioactive cesium in mushroom  

来源 积累方式 产生差异的原因 去除方法 

大气(辅): 
大气中放射性铯的直接沉积 

底物(主): 
野生蘑菇: 土壤、落叶等底物

人工养殖蘑菇: 被污染的段木

及被污染木材制成的菌棒等 

菌丝(辅): 磷酸盐转移 
菌柄(主): 

间隙水的转移 

外在原因: 
1.底物的放射性铯浓度 
2.距事故发生地的距离 

内在原因: 
1.蘑菇的种类 

2.蘑菇的营养机制 
3.蘑菇的成熟阶段 

底物处理: 
1.填埋污染的土壤, 修剪受污染的树

木进行枝叶, 集中燃烧 
2.普鲁士蓝溶液浸泡 

3.菌种中加入蛭石、沸石粉末 
蘑菇处理: 

1 洗涤, 并在洗涤液中加入乙酸、食

盐等。 
2.水煮、油炸; 盐渍、盐腌; 煮半熟后

盐腌,晒干等 

 
2  蘑菇对放射性铯的运输与积累 

2.1  通过菌丝积累放射性铯 

蘑菇菌丝细胞中液泡或其他细胞器中含有磷酸盐 , 
磷酸盐一般能缓冲、固定和携带其他离子, 放射性铯能被

细胞器中的磷酸盐吸附, 并随着磷酸盐的转移而转移[13]。

SUGIYAMA 等[16]以平菇为样品, 通过能量色散 X 射线显

微分析仪分析发现: 平菇菌丝中含有大量的铯和磷, 通过

使用 4, 6 二脒基-2-苯基吲哚将多磷酸盐染色为黄色斑点, 
发现黄色斑点数量多的区域的铯含量也相对较高, 间接证

明磷酸盐对放射性铯有吸附作用[16], 并且放射性铯能随着

磷酸盐的转移逐渐运输到子实体中[17]。 

2.2  通过菌柄中间隙水的转移积累放射性铯 

OHNUKI 等[12]用被污染的段木木屑制成规格相同的

木屑营养床若干个 , 木屑营养床的放射性铯含量约为  
390 Bq/kg, 作为对照, 在部分营养床中添加 0.2%蛭石和

0.6%沸石的混合矿物质粉末。使用 NaI 闪烁探测器检测营

养床的放射性铯含量, 从普通营养床上收集的蘑菇子实体

放射性铯检测值为 71 Bq/kg, 而从添加了矿物质粉末的营

养床上收集的子实体的放射性铯检测值为 9.6 Bq/kg。由于

矿物粉末不能直接从木屑粉末中吸附放射性铯, 而是通过

吸附溶解在间隙水中的铯离子来减少蘑菇子实体对放射性

铯的吸收。通过蘑菇子实体中放射性铯含量的减少间接证

明蘑菇可通过间隙水转移放射性铯这一方式[12]。并且通过

比较 2 种运输方式积累的放射性铯的量发现, 通过间隙水

积累的放射性铯的量比通过菌丝积累的量多[17]。蘑菇积累

放射性铯的方式参见表 2。 

3  蘑菇中放射性铯含量产生差异的原因 

3.1  外在原因 

3.1.1  底物中放射性铯浓度 
蘑菇中放射性铯的量一般随着底物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18]。土壤中放射性铯的一价阳离子可被吸附在土壤颗

粒或有机物质上, 但固定的阳离子很容易被其他阳离子

(如钾离子)所取代, 这也是蘑菇很容易吸附土壤中铯的阳

离子的原因。对于野生蘑菇, 通过检测底物中 137Cs 的浓

度和对应的野生蘑菇样品中的 137Cs 的量, 发现蘑菇中
137Cs 的量随着底物中 137Cs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19]。当底

物中 137Cs 的浓度达到 12 Bq/kg 时, 红斑黄菇(Russula 
aurata)中 137Cs 的浓度达到 3.9 Bq/kg[20]。当底物中 137Cs
中的量为 64 Bq/kg 时 , 白黑拟牛肝多孔菌 (Boletopsis 
leucomelas)中 137Cs 的量为 101 Bq/kg [12]。用含有不同浓

度的 137Cs的菌床分别培养不同菌种, 当菌床中 137Cs的浓

度为 0.163 Bq/kg时, 平菇(Pleurotus ostreatus)子实体中的
137Cs达到 0.024 Bq/kg, 当菌床中 137Cs的浓度为 1.7 Bq/kg
时 , 香 菇 (Lentinula edodes) 子 实 体 中 的 137Cs 达 到    
0.57 Bq/kg [10]。由上可知, 随着菌床中的 137Cs 的浓度的

增加, 蘑菇的子实体中的 137Cs 的含量也增加[21‒22]。共检

测 11 个菌种, 具体数据详见表 2。 
生长在不同段木上的蘑菇, 由于段木的树种和树龄

存在差异, 段木中放射性铯向蘑菇转移的程度也会有区别, 

导致蘑菇中放射性铯的含量产生差异, 但一般人工养殖采

用段木种植方式的蘑菇中铯的含量远低于食品的安全限定

值, 所以不需要作为主要原因考虑。 
3.1.2  距事故发生地的距离 

东京大学有 7 个实验林地 , 距福岛第一核电站

250~660 km, 在 2011 年 10 月至 11 月, 收集 7 处实验林地

的蘑菇样品并检验其中 137Cs 和 134Cs 含量, 结果发现距事

故发生地越近, 尤其是处在放射性物质的污染途径内, 蘑
菇的放射性污染较高; 而那些距离较远, 且不在放射性污

染路径以内的地区 , 采集的蘑菇和土壤样品中 137Cs 和
134Cs 含量较低, 并通过检测结果发现, 距离事故发生地距

离大于 360 km 的样品, 没有检测到 134Cs[23], 间接表明放

射性污染波及的距离大概为 360 km[1]。 



2442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2 卷 
 
 
 
 
 

 

表 2  11 个菌种的子实体和菌床中 137Cs 含量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137Cs contents in the fruiting bodies and substrates of eleven strains 

菌种(拉丁名) 子实体中 137Cs 含量/(Bq/kg) 菌床中 137Cs 含量/(Bq/kg) 文献 

平菇(Pleurotus ostreatus) 0.024 0.163 [10] 

金针菇(Flammulina velutipes) 0.042 0.40 [10] 

丛生口蘑(Tricholoma conglobatum) 0.055 0.29 [10] 

杏鲍菇(Pleurotus eryngii) 0.091 0.34 [10] 

滑子菇(Pholiota nameko (T.Ito) S.Ito & S.Imai) 0.185 1.39 [10] 

灰树花菌(Polyporus frondosus (Dicks.) Fr.[Boletus 
frondosus Dicks.]) 

0.26 0.63 [10] 

香菇(Lentinula edodes) 0.57 1.7 [10] 

柠檬黄蜡伞(Hygrophomrus lucorum Kalchbr) 53.6 87.3 [21] 

白黑拟牛肝多孔菌 (Boletopsis leucomelas) 101 64 [21] 

赭盖鹅膏菌 (Amanita rubescens (Pers. : Fr.) Gray) 3.1 37 [22] 

红斑黄菇 (Russula aurata) 3.9 12 [22] 

 
 

3.2  内在原因 

3.2.1  蘑菇的种类 
蘑菇种类不同, 菌丝的位置不同[24], 蘑菇中放射性铯

含量也会不同[2526]。蘑菇菌丝的种类相同, 菌丝的生长深

度不同, 放射性铯的含量也会不同。当蘑菇生长基质中放

射性铯含量相同时, 会因为蘑菇菌丝的转移因子(transfer 
factor, TF)和聚合转移因子(aggregated transfer factor, Tag)
的不同而使蘑菇中积累的放射性铯的浓度相差几个数量

级。TF 定义为样品中的放射性含量(Bq/kg 干重)与底物

(Bq/kg 干重)之比。Tag 的定义为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活性

(Bq/kg 干重)/放射性核素在单位地面积单位(Bq/m2)上的总

沉积[27]。评价农业用地中的蘑菇的放射性物质含量通常使

用 TF 值, 森林土壤的蘑菇用 Tag 值。因为 137Cs 在森林土

壤中的垂直分布是不均匀的, 从森林中获得蘑菇的 TF 值

将随基质采样深度的变化而变化[28]。同时, 森林中不同蘑

菇的生根深度的变化差异比在农田中更大, 因此, 在讨论

森林生态系统中 137Cs 的动态时, 用 Tag 值评价更合适[27]。 
在日本金山(Kanayama)收集了 10 种蘑菇样品(其中寄

生菌 7 种, 腐生菌 3 种)。发现寄生菌的 Tag 值平均在 1 左

右, 最高可达到 2.3, 腐生菌的 Tag 值平均在 0.2 左右, 最
高约为 0.2。进一步证明, 寄生菌积累的放射性铯的量一般

高于腐生菌[25,27]。 
菌丝的位置对蘑菇的放射性含量有较大的影响[27]。

菌丝位于土壤表层的蘑菇 , 放射性铯的浓度通常较高 , 
菌丝位于土壤深层的蘑菇放射性铯含量相对较低。主要

是由于土壤表层的放射性铯浓度较高, 而深层土壤的放

射性铯浓度较低[2931]。选取 30 种菌丝位置在土壤浅层

(0~5 cm)和 5 种菌丝位置在土壤深层(5~10 cm)的蘑菇样

品, 菌丝位于土壤浅层的蘑菇样品的 137Cs 的浓度范围在

26~3100 Bq/kg 之间, 平均值为 464 Bq/kg, 菌丝位于土壤

深层的蘑菇样品的 137Cs 的浓度范围在 37~56 Bq/kg 之间, 
平均值为 42 Bq/kg[32]。 

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相关因

素的变化。如酸雨的影响, 放射性铯会逐渐向土壤深层迁

移, 迁移的速度与土壤的特性(粘土含量、有机质、pH 值

等)有关, 可能呈现出生长在土壤表层的蘑菇放射性铯含

量逐渐降低, 土壤深层的蘑菇的放射性含量逐渐上升的现

象[14], 但迁移速度较慢。蘑菇中放射性铯产生差异的原因

参见表 1。 
3.2.2  蘑菇的营养机制 

寄生菌(从活的生物体上摄取养分的微生物)的聚合转

移因子通常高于腐生菌[33], 使得寄生菌比腐生菌中呈现更

高的 137Cs 含量[34]。寄生菌放射性铯含量较高, 原因为在进

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 宿主植物可以将铯与钾区分开(钾
和铯为化学类似物, 但宿主植物细胞对铯和钾元素的亲和

力不同), 宿主在吸收钾的同时, 将铯留在寄生菌中, 寄生

菌将一定量的放射性铯储存在子实体内, 导致其的放射性

铯含量较高[12,14]。但这种情况在腐生菌中却不会发生, 所
以寄生菌比腐生菌呈现更高的 137Cs 含量[12]。在其他的研

究中也有类似发现, 在多汁乳菇(Lactarius lividatus, 寄生

菌)内检测到的放射性铯含量约为 19900 Bq/kg (距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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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 20 km), 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 寄生菌)的最高

放射性浓度约 3300 Bq/kg (距事故发生地约 60 km), 而多

叶奇果菌(Grifola frondosa, 腐生菌)的最大放射性浓度约

2800 Bq/kg(距事故发生地约 20~30 km) [1]。以上数据可进

一步证明寄生菌的放射性铯含量通常高于腐生菌。但这并

不是绝对的, 在近期的一次检测中, 通过比较 43 种野生蘑

菇样品中放射性铯的含量, 发现含量最少的却是一种名为

荷叶离褶伞(Lyophyllum decastes)的寄生菌, 其包含的放射

性铯仅占总重量的 3%~17%左右[35]。 
3.2.3  蘑菇的生长阶段 

蘑菇在不同生长阶段, 其子实体内的放射性含量也

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在同一时期, 蘑菇中的放射性铯含

量并非均匀分布, 不同的部位的放射性含量也有所不同。

对于成熟的蘑菇, 放射性铯优先聚集在菌褶, 其次是菌盖

和菌柄。而对于年幼的蘑菇, 在菌柄中的放射性铯的含量

较高。成熟阶段也会影响蘑菇中的放射性铯量, 蘑菇子实

体放射性铯含量在成熟时最大, 并随着进一步老化而逐渐

减少, 可能是由于营养物移位而回到菌丝中, 造成子实体

内放射性铯含量下降[12]。蘑菇中放射性铯产生差异的原因

参见表 1。 

4  蘑菇中放射性铯的去除方法 

4.1  减少蘑菇生长底物中的放射性铯 

4.1.1  对土壤落叶等处理 
将受污染严重的土壤采用填埋的方法, 从源头解决

蘑菇的污染[36]; 在森林里, 将落叶进行收集, 对顶部沉积

量大的树枝等进行修剪 [37], 集中燃烧 , 并将烧灰填     
埋[3839]。这些措施都可以减少放射性铯对蘑菇的污染[2,40]。 
4.1.2  普鲁士蓝溶液浸泡段木 

因普鲁士蓝溶液对放射性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4142], 
可以对放射性铯起到吸附作用[4344]。因此其可以显著的阻

止放射性铯进入蘑菇[4546], 但这种方法不仅会增加生产成

本而且会使蘑菇染上蓝色, 且这种颜色不能通过漂白等方

式除掉, 会降低蘑菇的商用价值[47], 因此该种方法不推荐

使用。 

4.2  加入可吸附放射性铯的矿物质粉末 

在菌种中加入可吸附放射性铯的矿物质粉末, 如蛭

石、沸石。OHNUKI 等[12]将菌种用未加入矿物质粉的木屑

基质进行培养, 所得到的子实体中放射性铯浓度与木屑基

质的放射性铯浓度相当。在菌种中加入总重量 5%或 10%
的沸石粉末后培养得到的子实体中放射性铯的浓度分别约

为木屑基质中放射性铯含量的 80%与 60%; 加入总重量

5%或 10%的蛭石粉末后培养得到的子实体中放射性铯的

浓度分别约为木屑基质中放射性铯含量的 80%与 60%。对

比结果表明, 在受污染的段木制成的木屑基质中加入蛭石

或沸石, 能使部分放射性铯截留在基质中[35]。 

4.3  食用蘑菇中放射性物质的几种简单去除方法 

4.3.1  加入食盐、乙酸等洗涤蘑菇  
通过洗涤可降低放射性铯含量, 菌伞中的放射性铯

与蘑菇中的天然色素结合, 通过洗涤可部分去除。例如, 
有研究发现褐绒盖牛肝菌(Xevocomus badius)中 137Cs 的量

高于奇特牛肝菌(Boletus mirabilis), 主要就是褐绒盖牛肝

菌的褐色绒毛中含有的 2 种天然色素对 137Cs 有强烈吸附

和富集的作用, 而奇特牛肝菌中几乎不含这 2 种色素。有

实验对褐绒盖牛肝菌进行处理, 使其 2 种色素完全溶解在

二甲基亚砜处理液中, 对处理后的蘑菇和色素溶液进行检

测, 发现色素洗脱液中 137Cs 的的含量达到 11316 Bq/kg, 
而处理后的蘑菇 137Cs 的量为 130 Bq/kg [48]。 

向干燥的蘑菇中加入 2%乙酸, 137Cs 含量在 6~48 h 的

时间跨度内以指数方式降低。同时, 食盐的使用也可以降

低了 137Cs 的含量[49]。盐、酸的使用都会使蘑菇中放射性

物质转移到处理液中[50], 但要注意的是, 处理污染的得到

的烹饪液、酸洗液等都需要扔掉[51]。 
4.3.2  其  他 

GUILLEN 等[52]将蘑菇煮沸、油炸; 晒干蘑菇后盐渍、

盐腌; 煮半熟用盐腌、晒干等简单方法都可以减少蘑菇中

放射性物质的量。蘑菇中放射性铯的去除方法参见表 1。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进行总结和对比, 发现蘑菇含

有的放射性铯主要来源于底物, 大气沉降造成的影响较小

(因事故发生在五年前, 至今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远

低于刚刚发生时大气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 所以大气沉降

积累在蘑菇子实体中放射性物质的量占据蘑菇中总放射性

物质的量的比例相对较少)。蘑菇主要从菌柄的间隙水中积

累放射性铯, 菌丝积累量相对较少。距事故发生地的远近

及底物中放射性铯含量是蘑菇中放射性铯含量产生差异的

主要原因。同时营养机制的不同也对蘑菇中放射性铯的含

量产生部分影响。现采用较多的方式有将污染严重的土壤

填埋, 对树枝进行修剪, 与落叶一起焚烧等方式减少蘑菇

中放射性铯含量。 
核电能源是一种清洁、高效的重要能源。但当发生核

泄漏时, 对环境、对居民的健康和生活都有着严重危害。

应以福岛核电站事故为前车之鉴, 吸取教训, 一旦发生类

似事件, 及时应对。本文通过研究福岛核电站事故对蘑菇

的影响及处理方法, 也为蘑菇的污染去除及相关制品的处

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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